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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美关系风波迭起。从Google事件、对台军售,直至奥巴马准备接见达赖喇嘛,所有过去美国为顾及中共政府情绪而暂时搁置的事接连推出。这些事情与去年开始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向慎谈政治的美国在华商界人士对中美关系前景也持悲观态度,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 

战略研究中有个经典方法,叫做“场景想定”(Scenario)。这次中美“婚床”出现的裂痕,会将中美关系推向何处？已经有人在做“场景想定”。但是,无论是何种“场景想定”,必须从现实中推论得出。所以本文还是从分析中美关系缘何出现裂痕开始。 

“婚床”缘何会出现裂缝？ 

中美关系一向就被一些人比喻为“联姻”,虽然观察者都知道这桩婚姻的两造实属“同床异梦”,但由于双方都希望保持这一关系,所以“婚床”一直未曾裂开大口。即使是目前硬招迭出的奥巴马政府,最初也对中共政府充满友善之意,在对华关系上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外交部属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二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奥巴马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这一姿态被媒体形容为奥巴马试图“与北京共舞”。 

从表面上看,这次出现裂缝是奥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却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受到中共政府的轻慢,导致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点。中共政府如此做派的心理基础,是认为美国霸权呈现衰势,中国崛起大势已成,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此情此势之下,无需担心中美关系出现变数。 

但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美关系这张“婚床”并不牢固,这除了双方的价值观完全对立之外,还在于这对“非友非敌”的大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缺乏建立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的基础。 

除了这点之外,中国方面显然还忽视了为国内政治经济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 

美国经济转型,中国因素减弱 
先说中美经济关系。2005年以前,中美经贸的重心是贸易(纺织品、玩具业、制衣业等)。2006年以后,美国则将促成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作为首要任务。中国在推出国有银行业上市之时,美国银行、高盛等好几家金融巨头都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 “战略投资者”,搭上这些由中共政府保驾护航的金融巨舰在中港两地上市,捞得盘满钵满。但随着投资的“三年锁定期”届满,这些“战略投资者”都获利回吐,离开中国市场。也就是说,在以往中美外交中,先是产业界,后是金融界,都曾是中共政府游说美国政界的有力同盟。而目前这一阶段,这两大利益团体与中国暂时处于利益疏离状态。 

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开始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与储蓄。这些措施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与消费方式迅速转型。 2009年12月中旬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稳定在5%左右,美国家庭已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买家;而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国债余额的增量中占据的比例下降,已经从2008年的54%降至2009年的第三季度的27%。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作为廉价消费品的提供国,还是作为美国国债债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 

2009年12月31日,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并判定中国没有胆量大量抛售其美国国债储备来做出反应。由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地位,他这一提倡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容易上升到战略高度,与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就奥巴马准备会见达赖喇嘛发出威胁,特别强调“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 好处吗？是为‘无利’”。这类威胁只能说是昧于美国经济形势的昏愦之言。 

中共拥有什么“反制”美国的王牌？ 

在美方宣布对台军售计划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月2日在批评美国的决定时,使用排比句“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来表达愤怒。«环球时报»则援引“中国专家”的话说这回中国对美国是“真骂、真反制”。 

前面已分析过美国经济方面的中国因素正在减弱,没谈到的是中国可能将原定于购买波音飞机的订单转给欧洲的“空中客车”。现在再来看中国手中还握有什么“反制”美国的王牌。 

军事方面。中国声称要制裁那些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游说美国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就在Google事件引发中国黑客讨论,舆论对中共政府多有指责之时,代表美国300多家军工企业的19个游说团体还在积极活动,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放松对华武器出口的管制。中共政府在多方恳求美国解禁而不得的情况下,何谈制裁？所以这种“制裁”最多是取消或者推迟双方军事交流罢了。 

抛售美元国债,与美国打货币战。从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这种 “场景想定”,倒是中共政府从未用此作为威胁。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此先做个“场景想定”:中国将其庞大的美元债券在市场抛售,如果无买家(事实上没有这么大的买家)接盘,有价无市的状况只会迫使卖家打折廉售,这时候美国再来个趁低吃进,结果是中国的外汇资产严重缩水。所以这种自残式的“杀敌”,不到万不得已,相信中共政府不会采用。 

只剩下朝核与伊朗这些“重要的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了。但这张“王牌”打出来,中国也无出奇制胜的胜算。就算是中国在这俩问题上故伎重施,放弃和美国有限的合作,重回杯葛任何美国提议的老立场,大不了也就是将小扯皮化为大扯皮,比中国与美国 “合作”时糟不到哪里去。更何况,奥巴马已经为中国重归“不合作”老路作了足够的准备,在明年的新预算当中列了7080亿的国防预算,用来增强“提供安全的能力”。 

但中共政府有必要在国际上多一个处处与自己叫板的敌手吗？看不到目前有这个需要。现阶段,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已经进入高风险期,经济状况更是远不如外部观察者们看来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没有与美国比拼的本钱。而孤注一掷,象前几年朱成虎威胁的那样,要以焦土策略与美国打一场核战争,中国国内的状况又还没糟糕到这般令统治精英绝望的程度。更何况精英们捞钱的机会还多,全家移民外国的前景正美着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预测,这次中美“婚床”出现的裂痕,其结果严重不到哪里去,至少不会成为所谓“第二次冷战”的开头。但既然美国已经决定不再谦卑地向中国示好,令中共政府不快的贸易保护措施、网络战、抓捕中国间谍的行动、支持西藏达赖喇嘛、人权话题等一道道大菜均少不了要端到中共政府面前。中国当局还得做好准备:形势一度对中国极其有利的亚洲地缘政治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日本的亲中共态度会有所改变,台湾马英九的头也不会再叩得咚咚作响。 

